
永不褪色的精神耀芒《戴花》
刘希：以诗意化理想反抗价值失落

《戴花》围绕以杨哲民为代表的知识青年和以莫正

强为代表的工人展开，讲述他们在德华电机制造工厂

为同一个劳模梦想接力奋斗的热血故事。《戴花》将笔

墨集中于莫正强不顾一切争当劳动模范的过程：年轻

时一穷二白的莫师傅为了造出冲天炉“起码折损了十

年阳寿”，最后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使他患上严重的矽肺

病离世。小说将莫师傅对待职业的理想信念刻画得淋

漓尽致。他原本可以转去浦陵纺机厂，得到更好的工

资待遇和工作环境，但回忆起在电机厂投入的心血便

下定决心，“死也要死在自己屋里”；在国庆假期期间，

他为了保障熔炉设备的安全，无偿住在工厂守夜；在生

命的最后时刻，他硬撑着从病床转到熔炉班工作一线

主持庄严的开炉仪式。他用最后的气力发出了“点火”

的命令，既点燃了熔炉之火，更是用崇高理想点燃了人

们的生命之火。

“写什么”表面上是关于题材选择的问题，实际上却

隐含着作者的历史认知。从萨特的观点来看：“人要完

全成为人，不能靠返求于自己，而在于自身之外寻求一

个目标，而这个目标才恰恰是解放、体现自己的东西。”

“戴花”对于莫正强而言，劳动模范不仅仅是一个荣誉称

号，更是优秀无产阶级工人的精神表征和自身劳动价值

的最高认可。如果把他追求“戴花”的历程看作一段朝

圣之旅，那么他在旅途中收获到的是充实的内心和强大

的灵魂，是老骥伏枥般的壮志豪情。

水运宪在《戴花》中用虔诚浇灌出感人肺腑的劳模

故事，着重塑造以莫正强为代表的劳动模范，通过将青

春乃至生命奉献给国家事业的人物演绎出生命的英雄

维度，形成了独特的小说诗学品格。水运宪可谓是以文

学形态抗拒价值失落的重要代表，是当之无愧的人民文

艺方向标。

吴翌名：宏大叙事的当代书写范式

在《戴花》中，水运宪坚持他一贯对于人性的关注，

给出在宏大叙事下挖掘人性之泉的独特范式，即书写平

民英雄的悲剧色彩。

小说这样描述主人公莫师傅解决“堵铁水”失误的

情形：“亡命地堵住了出水口”，“我师傅前步弓后步冲的

样子，像一尊油光黑亮的铜雕，顶在那里纹丝不动”。莫

师傅技艺高超、舍身为公的形象成了一尊“雕塑”，英雄

的光环闪耀周身，这无疑是一种传统的英雄化的记叙。

不同点在于，这一情节之前是对莫师傅迷信思想的书

写，他居然相信“神水”可以包治百病，这又离传统叙事

里完美的英雄形象相距甚远。在《戴花》中，作者为诸多

人物设计过英雄的瞬间，与之相应的是避免人物走上神

坛的努力。人物的英雄光环是一次性的，翻过某一具体

情节，这些人物又变为了普通人。作家选择为人物增添

一抹悲剧性色彩，用生命消逝的悲壮感托举起人性的光

辉，进而将人性中积极的一面定格。

在小说后半段，作为老一辈炉工的莫师傅深刻感受

到徒弟的创新对自身地位的威胁。作家为莫师傅安排

的退场方式则是对于悲剧意味的十足放大：莫师傅因经

年工作患上矽肺病，时日无多。莫师傅在退场前有两个

值得注意的举动，他肯定了徒弟的创新改造，并将评选

劳模的机会“让”给徒弟。这都是对他之前形象的颠覆，

同时也意味着私欲的消除，这时候的莫师傅近乎是一个

完人。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诱发观众情感的方式在于使

比观众自身好的人无故遭难。这恰与水运宪的情节安

排相匹配，在小说的结尾，象征劳模身份的大红花被放

在了莫师傅的坟头。这是对莫师傅平民英雄地位的确

立，也是对其真善美的人性的最终定格。

曹晏萌：回溯中人性光环与阴影的现实观照

水运宪的《戴花》通篇采用第一人称回顾性限知视

角，并以“固定式内聚焦”为主要叙述方式。小说借主人

公杨哲民之眼，讲述特殊历史时期下工人阶级苦中作乐

的生活以及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气魄。

小说以第一人称内视角的叙述眼光直接呈现了

“我”进入电机厂后的心理状态，并通过一系列的对话与

内心剖白，建立了一个以“我”为中心的主观精神空间。

在小说中莫正强形象的塑造就是在杨哲民，即“我”的眼

光观照下完成的：“说实在话，这人给我的第一印象简直

糟糕透顶。用一句文明话形容，那叫乏善可陈。”这是

“我”与莫师傅的初见，他的形象是粗陋难看、胸无点墨

的。随着情节的推进，“我”对莫师傅的态度逐步发生转

变。“我”第一次到师傅家做客后发出感慨，“他内心的激

情已经把我烤热了”。伴随着生产的开展，莫正强逐渐

表现出高超的专业技能，流露出对炼炉事业的热爱、对

劳模梦想的执着。这一步步地打动着“我”，师傅的形象

也在一步步拔高。“他舍得性命，那才叫绝技。师傅把炉

子看得比命还重要，那是一个人的本质。其他的优秀都

是学来的，本质的优秀是天生的。”至此，“我”对莫正强

的态度完成了从最初的怀疑、厌恶，到敬佩、感动，再到

最后将其视为楷模的转变。

这个过程是借助“我”和莫正强之间的关系变化来

完成的。“身为人物的叙述者所能获得的信息量决定于

他们的时空位置。”因而“我”和读者一样，与莫正强在

空间上和心理上始终保持着距离。这一距离随着“我”

的叙述逐渐缩短，读者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认识人

物。甚至可以说，“我”的情感变化与读者的阅读和想

象是同步进行的，这就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生动，也更

加具有张力。

张雨怡：时代书写下缝合式的生命串接

《戴花》是湖南作家水运宪立足于时代又超越时代

的一部作品。在作者笔下，“戴花”的含义与深嵌于时代

的“劳模精神”被树立在同一水平线上。小说将情动个

体放置在广阔而本然的生活现实中，通过小人物升降浮

沉和日常琐屑生活的开掘，探寻人性的幽微之处，开发

作为审美体系的真善美在当代社会的更高价值。

作者表面上采取了一种较为平淡的叙事模式，即以

时间的流驶为表层线索。但实际上，波澜不惊的时间外

壳下隐埋着主人公波折反复的心理走向。《戴花》借杨哲

民之口，叙述与莫师傅有关的情节，在施以旁观者目光

的同时实现了自我的体认与省悟，达到一种“缝合式”的

治愈和升华效用。小说中，“我”（杨哲民）从一开始觉得

师傅“拿不出手”，到后来深切怀念师傅的高风亮节与忠

于职守，经历了一个曲线上升的过程。其中，“我”对师

傅的情感变化并不是单一向度的，而是绵密悠长、反复

多变的。杨哲民接过莫师傅的大红花意味着接过师傅

对于熔炉班的殷殷期盼，那是汇聚莫师傅全部心血与气

力的产物，是其坚韧不拔的劳模精神在生命层面的最高

象征。在师傅最后的指挥和诀别中，“我”也意识到“劳

模”的真正含义，接续了无形却有重量的精神境界，秉持

着与师傅相同的信念，身体力行地诠释着新与旧的生命

串接工程。至此，创新与守旧的固定概念被解构，并由

感人的精神承续重新统一起来，为小说引入了一股形而

上的哲学意味。

劳模精神的追求和实践依旧是如今社会热议的话

题之一。《戴花》立足于时代又超越时代，其中所蕴含的

生命串接意识值得每个人深度追问与思考。

中南大学原创文学读书会本

期围绕水运宪最新长篇小说《戴

花》进行细读。这部工业题材小说

以工厂车间为原点，勾勒出血肉丰

满的日常细节，由小见大，还原 20

世纪 60 年代末现实与精神层面的

立体图景。身为时代亲历者的作

家将其情感与体悟付诸笔端，一句

“戴花要戴大红花”，延伸出特殊历

史年代对于实现个体价值的精神

追求及其传承脉络。大红花象征

着奋进争先的生命底色，这既是时

代的遥想亦是精神富裕的赞歌与

回响，诸多思辨浑然融于对特殊物

件与底层人物的关注中。小说尤

重刻画包括女性角色在内的各色

人物，在生动的对话间交织出带有

典型特征的鲜活形象，铺设出繁复

错综的关系网络，颇具节奏感与戏

剧性。 （晏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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